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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嘉玲、尹凱琳、莫倩兒/報導

一踏進客家電視台的記者辦公室，看見所有人
都坐在辦公桌前，緊盯著電腦螢幕，似乎是

報導截稿時間又迫在眉睫了，只覺得一股忙碌嚴肅
的氣氛不斷湧現。而暫時卸下手中工作的陳君明，
帶著略顯疲憊的神色卻充滿自信的語氣說：「我們
到會客室吧！」，準備抽空接受採訪。

客台當文字記者 屢獲大獎

陳君明，苗栗客家人，三十五歲。因為在客家電
視台擔任文字記者的工作，所以與家人一起搬到台
北生活。投入記者工作以來，入圍與獲獎無數，包
括客家新聞首獎、卓越新聞獎等。
大學主修公共衛生的陳君明，其實一直以來都很

熱衷於寫作，也非常關心社會議題。大學時，他花
了很多時間在人文社團上，像是文化社、詩社、
刊物社，還有與台灣族群相關的河洛社和客家社，
也參與了當時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這些豐富的經
歷，使他更加確信自己喜歡的是什麼，也讓他在大
四畢業那一年決定放棄公衛的專長，轉而投入非營
利組織的工作。後來陳君明去學習拍紀錄片，因緣
際會下到客家電視台擔任現在文字記者的工作。  
陳君明在近三十歲時進入客家電視台工作，就愛

上記者這個職業，從來沒有考慮過轉換跑道。他認
為記者可以到各地探訪，深入地了解社會各個角落
的情形，能碰觸很多沒接觸過的議題，而主播就只
能坐在攝影機前呈現報導，因此記者的工作相對而
言非常吸引人。此外，陳君明也很喜歡客家電視台
的環境，認為自己並不適合商業主流電視台的工作
環境，電視上那些記者問的問題常常被民眾罵，其

客家文化，是否只有客家人才能真正的了解
及明白？同樣的，是否只有客家人才能擔

負起傳播客家文化的使命？
目前擔任客家電視台駐新竹特約記者的黃文垚

並不是客家人，而是在台北出生的外省人。因為
他十七歲的時候，考上了新竹的工專，就讀之後
便一直住在新竹。當時他讀的那所學校周遭只有
兩家雜貨店，店家都是客家人，全都不太會講國
語。那個時候交通不像現在這麼方便，車資又不
便宜，每天生活的範圍侷限於學校周遭，逼得他
需要開始學習客家話。
不過他真真正正第一次接觸到與客家媒體有關

的是，在一九八九年拍了一部客家歌謠伴唱帶，
一九九四年的時候拍攝了一部有關於客家的戲
劇，之後便沒有再接觸有關客家文化傳播的事
了。
雖然本身不是客家人，但求學時所接觸到的客

↑陳君明曾經騎單車
環島來抒解當記者的
沉重壓力，但途中也
不忘記錄各地風情與
訪問當地的民眾。他
笑說:「這已成為習慣
了」。 
 （陳君明／提供）

陳君明認為客家文化需要被推廣和保存，應該融入生
活，而非將它獨立出來。 （陳聖文／攝)

關心農民與環境議題的陳君明，也曾到蘭陽溪進行採訪報
導，希望大家重視河床被占用的情形與危險。 
 （陳君明／提供）

陳君明不做主流的傳聲筒，堅持將麥克風交給弱勢者。
 （陳君明／提供）

黃文垚正在拍攝農夫收割蕃薯的畫面，告訴農夫應在什麼
位置，以方便他構圖。 （文嘉玲／攝）

黃文垚主要採訪有關客家人物、文化類的新聞。 
 （尹凱琳／攝）

黃文垚在訪問前會親自確認攝影器材，以順利完成採訪。
 （尹凱琳／攝）

黃文垚誠懇地與我們訴說他眼中的客家文化。 
 （文嘉玲／攝）

實並不是記者自身願意的，他們只是遵從上司的要
求，是有苦說不出的。

傾聽不同的聲音 走出台北

陳君明強調，觀眾是有選擇權的，如果選擇收看
商業電視台的新聞，讓他們收視率不斷提高，這些
電視台就會持續播報使觀眾憤怒的新聞；相對的，
若是民眾選擇收看非主流電視台，或許會鼓勵商業
電視台做更優質的報導。
當初陳君明投入客家電視台的記者工作，其實就

是希望能藉由傳播人的角色，讓大眾知道一些弱勢
群體所面臨的問題，並且把「麥克風交給他們，讓
他們的聲音可以出來。」他強調，很多的媒體都是
採取台北觀點，身為一個專題記者的他，其實就是
要學習走出台北，去其他地方看看，去傾聽不同的
聲音，尤其到鄉村地區看見了農民與土地的問題，
就希望能竭盡所能，為他們發聲。
陳君明在《客家新聞雜誌》的採訪作品「六龜產

業恢復沒」，就是探討八八風災後地方民眾致力於
發展自然農法，卻面臨農產品不知銷往何處的窘
境。「公館柿子紅了」報導苗栗縣公館鄉的柿農面
臨生產過剩，行銷不出去以及遭遇大陸低價競爭的
困境，還有當地農民的應對方法。「璞玉誰的玉」
則是報導新竹縣政府在竹北高鐵站附近預定開發的
璞玉計畫，陳君明相當關注其中土地收購的問題，
由於交大也涉入其中，他甚至一度與交大的教授鬧
得不愉快，一切都是為了替弱勢的農民與土地問題
表明立場。

不固守客家觀點 看見融合

由於在客家電視台工作，陳君明的報導也多與客
家有關，不過他並不固守於客家觀點。他認為台灣
其實是個族群大融合的社會，不論是閩南、客家
還是原住民族群，彼此都是交互影響的。陳君明舉
例，他在八八風災發生之前曾到高雄縣三民鄉採
訪，發現那裡的客家人和布農族原住民居住在同一
個地方，幾乎被同化了，說的原住民語比客語還
好，他說:「那你能認定他是什麼族群呢？」。
在陳君明的眼中，客家並不是永恆不變的。像是

他到馬來西亞採訪的「聚焦西馬系列報導」，就是
想了解客家人移民到海外的演變，因為客家文化在
台灣是獨樹一格的，那到了海外是否也會有不一樣

的文化表現？實地採訪後，陳君明發現馬來西亞客
家人的確發展出獨特的農作與生活方式，就連使用
的語言也很有趣，融合了客語和當地馬來語。
對於目前有很多人致力於客家文化的推廣，陳君

明質疑，為什麼客家文化需要被推廣、保存？他說
客家應該是一種生活的元素，現今政府常常花大錢
舉辦一些類似客家湯圓節等活動，其實是本末倒置
的作法。陳君明強調，他從沒上過任何客語課程，
但因為從小在家裡會說，所以他會一口流利的客
語，因此要推廣客語，不如讓它融入生活環境，而
不是獨立成一門課程。

報導被看見看懂 辛苦值得

這樣的思維也展現於陳君明的報導，雖然以客家
農村為主，但他把客家當做是台灣大社會下的一個
元素和縮影，而不是一再強調客家，他反問：「難
道客家人只能談客家的嗎？一定要那麼限縮嗎？難

道不能更寬容一點？」

陳君明從事文字記者以來，以出色的系列報導拿
下許多獎項，例如「六堆系列報導」、「璞玉誰的

玉」皆是客家新聞獎第一名。不過陳君明強調，
獲獎其實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別人能
看見甚至是看得懂他的報導，而獲獎的好處正是
可以讓別人看見。例如「聚焦西馬系列報導」就
是陳述移民社會、族群關係、政治民主運動等議
題，其實一開始沒什麼人懂他的報導，獲獎後才
漸漸有人注意。
文字記者的工作其實很辛苦，沒有假期可言，

有事情就要處理，甚至偶爾會遇到寫作上的瓶
頸，或是對工作感到厭倦，他說:「幾乎我身邊
每個記者都會有，每年一、兩次職業倦怠。」而
這都需要靠自己調適的，頂多只能跟上級示意一
下，說明最近不能處理太重的採訪，但該完成的
還是要完成。
儘管如此，陳君明還是熱愛客家電視台的工

作，他表示:「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天秤，而我心
中決定離開或留下來的這個天秤，目前是傾向於
留下來。」從陳君明對記者工作的熱忱與對社會
議題的關懷，相信他會繼續做下去，持續把麥克
風交給那些需要發聲管道的弱勢族群。

熱血直率的陳君明，對非主流
的環保和農村議題相當關注。 
 （陳聖文／攝）

黃文垚時常一個人身兼攝影師與記者的角色，獨立完成新聞。
 （尹凱琳／攝）

經過這次採訪，我們才了解到世界各地都
有客家人的蹤跡，除了台灣以外，我們所居
住的香港以及星馬一帶、甚至是遠至印尼都
有客家人，也保存著許多客家文化。
黃文垚認為，我們想了解客家文化，從生

活中的衣食住行是最為直接。我們於這次參
訪時有幸到一家位於湖口的特色餐館，品嘗
到幾道傳統的客家菜，薑絲炒大腸、客家小
炒、白斬雞以及金桔醬。店裡懷舊的裝潢有
著客家房屋的特色，老闆娘對我們的熱情款
待，實在令我們印象深刻。
此外，我們還拜訪了很多客家人會去參拜

的義民廟、喝了紅烏龍、看到雲端農夫們辛
勤地工作，並且帶著溫暖的微笑，耕種出十
大經典好米。最後，客家人的木雕（苗栗三
義）、紙傘（高雄美濃）等等也都相當具有
其獨特性，回香港之前我們想要親自體會一
下，來一趟客家文化體驗之旅！
這次的訪問讓我們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

穫，我們跟黃文垚有著相同的體悟以及感
受。雖然我們都不是客家人，但在接觸客家
文化之後，他們的民族特性是含蓄而熱情
的，客家人單純無心機、樸實而簡單的民族
特性，這些都是感人的。
希望台灣政府能夠繼續致力於保存族群文

化特色，對於這些較為少數的族群能夠多加
照顧，並盡可能地設立一些文化紀念館等
等，讓這些文化能夠廣為流傳，如此一來才
能夠讓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機會了解這些文化
內涵、讓後代子孫能夠飲水思源。
 （文嘉玲、莫倩兒、尹凱琳）

外地人遇外地人 不一樣看客家

■採訪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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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People 5 堅守崗位的媒體人

反骨姿態 拒走主流媒體路線

陳君明■陳聖文／報導

關懷弱勢農民與土地

這個族群 傳統又保守 含蓄而熱情

台北外省人 愛上客家文化

■文嘉玲、尹凱琳、莫倩兒／報導

希望用新聞這種比較批判性的渠道讓這個族群更進
步。他笑說：「我覺得客家文化有趣的地方，就
是它很傳統，是一個近乎保守的一個族群，比較缺
乏創意或美學方面的東西，我的意思不是說這個族
群不好，但我希望用我的力量讓這個族群能夠更
好！ 」
 黃文垚一開始是因為環境而被迫學習客家

語，不過因為他是眷村的小孩，左鄰右舍每個家庭
都來自不一樣省份，會有自己的家鄉話，所以他從
小就會六、七種語言。也因為這樣，他對學習語言
沒有排斥，客家話也是一句一句慢慢學下來的。他
又表示，之前他剛學會客家話的時候其實是完全不
懂什麼是客家文化，只知道客家有麻糬、炒米粉
等，後來才漸漸了解其實客家文化還有其它更深厚
的內涵。

報導內容 偏向文化與人物

身為地方記者，從蒐集資料、前往拍攝、採訪到
後期製作配音等，黃文垚都得一個人完成。而身為

客家電視台的記者，當然跑的新聞多是關於客家
的，社會新聞、暴力或者色情的內容則不會去報
導。黃文垚說：「我們做的會是比較人文、人物、
文化，我們都比較偏這些方向。 」
雖然只跑新竹地區的新聞，但黃文垚總是用心報

導社區的大小事。對於採訪的準備，他透露了些技
巧。他指出，採訪其實不難。比方說，明天有一個
活動需要採訪，在採訪前便在網路上找一些相關的
資料，一定能找到有用的內容。另外，再看看其他
人採訪的方向，便可以稍微想一下採訪的方向，到
底要跟著他人的角度或是重新思考新的角度。而架
構則是事先把它塞進腦海裡，再編排一下，第一段
要寫甚麼， 第二段又會是如何之類的。
為了讓我們了解有關他的工作，黃文垚讓我們一

同前去進行採訪。那天，他到「雲端農夫」的田裡
採訪有關田地被徵收的事宜。這次已經不是他們的
第一次接觸，在正式訪問前，兩人的相處看起來像
認識多年的朋友，他更與農夫養的小狗玩起來了。

喝茶聊天 採訪結交好朋友

黃文垚善於和受訪者打交道，因此在採訪時沒碰
什麼釘子，但他強調客家人比較傳統，對外人會畫
界線，一定要透過溝通，一回生、二回熟，慢慢
變得熟識，受訪者才會多透露一點關於他們自己的
事。也因此在採訪當中認識了一些人，慢慢地變成
朋友，再成為老朋友，這是他很珍惜的事。
閒暇的時候黃文垚會到受訪者家中喝喝茶，聊聊

天。他笑說，他起初也曾覺得有些客家人十分「吝
嗇」，然而，經了解後，他從另一角度去看，發現
他們是很努力地生活。他直言：「客家族群有他們
自己的東西，他們就是缺乏表達的渠道，而且不懂
表達自己。這沒辦法口述的。」
或許每個人都會對自己族群或文化有自己的說

法。然而，也因為這樣而執著於自己的觀點。透過
多年的接觸，黃文垚對客家從認識、了解到認同，
慢慢地看到這個族群有趣及美好的地方。事實上，
透過新聞報導，他給了渠道展現客家美好一面給大
眾，也令文化變得平和並且富有差異性。

家話卻讓他有機會到客家電視台從事記者工作。黃
文垚說：「我從來沒有想過當初學的客家話，也會
在往後的工作裡用到。」他說會進入客台的原因，
主要是當時台視的記者推薦的。去面試的時候，主
考官第一句就問說他會不會客家話，他說會，就順
利錄取成為了客台的記者，到現在差不多工作了七
年。

讀書結緣 愈了解愈是喜歡

成為記者之前，黃文垚曾製作廣告、拍婚紗照及
拍攝電視劇集。他認為記者跟那之前的工作，其實
也有共通點，那便是影像的拍攝。然而黃文垚指
出：「客台是一個族群電視台，它有別於一般的商
業電視台，特別是著重文化方面的資訊，這是我覺
得有趣的部分」。
更加了解客家文化之後，他就更喜歡客家文化，

身為文字記者且榮獲多座新聞獎項，陳君明
對傳播與科技系的學生來說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典範，而在採訪的過程中，他也提供一些實用
的建議，鼓勵有興趣從事記者工作的學生做好
準備。
陳君明說，成為文字記者，如果「肚子裡沒

有足夠的墨水」，就會很容易發生職業倦怠或
是工作上的瓶頸，但墨水要怎麼來，文筆倒是
其次，最重要的是要增加採訪與寫作經驗，多
關心社會議題。
陳君明本身並不是讀傳播畢業的，但因為他

大學時接觸了各式各樣的社團，參與了大大小
小的社會運動，也關心了社會上重要或為人
所忽略的問題，為他後來的工作大大加分。他
可以透過更多角度、觀點來看待同一件事情，
這些經驗是在大學的課程裡是學習不到的。因
此他鼓勵學生們多方面延伸觸角，探索各項議
題，才能在撰稿時左右逢源，靈感不至於枯
竭。
陳君明還提到，現在傳播工作的薪資都很

低，但這類的工作機會又只集中在物價驚人的
台北市，根本就是房租繳完，就所剩無幾了。
除了酬勞不高外，工作也相當辛苦，想選擇記
者為職業，要先做好心理準備。他也不建議學
生在大學畢業後直接繼續攻讀研究所，他認為
應該先出去實習或是找工作，即使薪水不高，
但有社會歷練與經驗才是最重要的，也才不會
發生讀書讀了大半輩子，才發現根本用不著的
窘境。
不論記者這條路有多辛苦，陳君明因為熱愛

他的工作，所以有一番作為。如果能熱愛自己
所做的事情，風雨無阻地前進，人生才會充
實、有意義。 （陳聖文）

同學們…多關心社會議題

■採訪側記■

黃文垚


